
打开微信看到春弟与姨父在老家的照
片，触景生情让我也想起了我的老家，想起
老家的房子。

我的老家位于瑞昌白杨镇，从瑞昌市
区出发只有十几分钟的车程。老家离白杨
镇只有几百米，叫燕吴村，是个依山傍水美
丽的小村庄。

虽说老家的房子与城里的高楼不能媲
美，但老家的房屋有着太多太熟悉的记忆，
那是父母曾用半辈子的心血构造的，那是
时常会让人感觉到牵动心底那份最柔软的
地方，那个地方让我们兄弟姐妹度过初萌
难忘的时光……

记得老家房子是 1981 年秋季开工的。
原来这里是一块高高的苎麻地，在此建房
要与周边地势协调就得将整块地降低 1 米
多。前期一个多月挖土整地，那时不像现
在可以用挖掘机挖土，而是靠人力一锹一
锹的铲，一锄一锄的挖，最助力的工具是两
轮板车。那年暑假母亲带着大哥和大弟挖
土，挖的挖铲的铲推的推，就这样来来回回
一天往返无数趟连续坚持将近一个多月才
把屋基地挖好整平。

过去农村一般都是建那种明三暗五的
房子，我们家因兄弟多父母建的是连四的
房子，一楼有六间房一个堂屋，后面一排是
厨房猪圈厕所杂物间，整栋房子占地面积
约 300 多 平 方 米，建 筑 面 积 约 500 多 平 方
米，老屋结构是砖混，顶上斜坡盖红机瓦，
现在看来只是一栋破旧的老房，当年在村

庄上可算是屈指一数的“洋房”。说建造这
栋房凝聚了父母半辈子的心血一点也不夸
张。那时听父亲说准备建房手头只有 300
多元钱。那个年代建房不像现在可以承包
给别人，是请匠人师傅上门做，匠人帮手都
得一个个的请，还要管他们的三餐饭，建房
那段时间每到饭点家里都是一大桌的人，
自家的大人小孩都不上桌的，人太多了。
那时家里洗衣做饭里里外外全靠母亲一
人，父亲在外工作也只能请几天假。做房
子需要的砖沙水泥都是请车从码头运来，
所用的木材都是父亲从南义、峨嵋等山区
买回来，然后请锯板匠人片片锯开，这些准
备工作在建房的前几年就开始了，记得那
个时候湖北锯板余师傅兄弟几个在我家锯
板，一锯就是几个月，吃住在我家，那个时
候父亲在县城工作，家里的一切都是母亲
打理，我和 4 个弟都在校读书，家里再忙母
亲也不会让我们插手，让我们安心读书。
父母建这栋房子其中的艰辛困苦后辈人是
难以想象的。毛坯房子建好后，内装修也
费了不少时间，十几扇门十几个窗子都是
请师傅做好安装后并上油漆，楼上六间房
包括堂屋楼上全部都铺上实木板，虽然有
些粗糙，但在八十年代已经是相当不错了，
建房用的每根方片、檩条、大梁都是上等木
材加工而成的，地面用水泥铺平，门口及四
周滴水沟全部用水泥糊好。1982 年底房子
基本完工。

这之前我们一家住在祖父建的老房子

里 ，那 房 子 在 屋 场 中 心 位 置 与 祖 堂 屋 相
邻。新房子在屋场池塘上方，新房建好后
空了几年，直到 1986 年底我们全家才搬到
新房子去。

1983 年我和大哥参加工作与父亲住县
城里。母亲带几个弟弟在家住了几年，后
来陆陆续续都住进城了。大哥、大弟、四弟
的婚房设在老家，酒席也是在家里办的。

九十年代初每到春节兄弟们都回到老
家团聚，一家人在一起打豆腐做年粑，家里
热热闹闹开开心心。记忆中母亲特别勤劳
特别能干，一天到晚总有忙不完的事。年
夜饭也是由母亲主办，兄弟妯娌们做做帮
手，吃完年夜饭大家开始打牌、聊天……母
亲收拾好碗筷稍停片刻便开始吩咐年后上
亲戚家拜年的事情。母亲的一生是操劳的
一生，一年 365 天，天天都有忙不完的家务，
即便是正月也很少有闲去亲戚家做客，但
逢年过节传统习俗母亲牢记在心，对每个
亲戚应尽的礼节念念不忘，唯恐有不到之
处，每每此刻兄弟们似乎有点嫌之唠叨嫌
之烦琐，但母亲仍不厌其烦吩咐大哥吩咐
老弟分别去各亲戚家拜年及该带什么礼物
琐琐碎碎面面俱到，年年不忘年年如此。

此 情 可 待 成 追 忆 ，只 是 当 时 已 惘 然
……

兄弟们都成家以后，母亲也随之住城
里带孙子。老屋时常是一把锁，母亲将钥
匙配制一人一把，希望兄弟们若回去时就
打开门去看一看，老屋那一砖一瓦一泥一

沙于母亲都有着难以割舍的情感和牵挂！
记得前几年，母亲几次邀我去白杨，不为别
事，只是回老屋看看。因长年没人住，屋里
条台、饭桌到处都是厚厚的灰。看着昔日
舒适宽敞的房屋如今屋檐挂着朽木，前屋
后院散落着残砖瓦片，四周长出了一些不
受节制的荒草，一些蔓藤也如长蛇一样在
废墟曲折爬行，老屋旁小晒场杂草丛生母
亲心急如焚！我和母亲立即动手把室内外
全部打扫一下，尽管不在家住，母亲每次去
老家都要把房子里里外外打扫干干净净。
母亲曾一个人往返几次去老家，找匠人捡
瓦补漏。非常遗憾当年我和兄弟们或因工
作或杂事太多没有陪同母亲回白杨检修老
屋，听母亲说几次小维修花费几百元，后来
有一次大维修花费 1 万多元，母亲平时省吃
俭用但在修房时她花费 1 万多元竟然舍得，
没让子女们承担一分钱。

翻新老屋曾是父母亲的念想，可因种
种原因一直没让父母实现这个心愿。

父母去世后，我偶尔同兄弟们一起回
白杨为父母亲上坟送亮。每次远远注视老
屋一种淡淡的忧伤，还有难以述说的哀愁、
无奈总会浮上心头，想起这个房子里曾经
有过那么多的欢声笑语，现在都成了过眼
云烟。

静下心来，脑子一片空白，有些恍惚有
些迷茫，为什么要写老房子?只因思亲情难
禁，写写老家解忧愁……

从瑞昌城区走中线，穿过高丰镇便是
洪下乡。脚下新修的公路傍山而建，宛若
巨 蟒 ，与 其 相 伴 行 的 是 蜿 蜒 如 带 的 乌 石
河。小河对岸百米之外，有一些零星的村
落，高高矮矮的红砖房搭积木似地簇拥在
一起。其间也不乏两百户以上的大村庄，
之所以看起来那么不起眼，全因屋后的山
太高。数百年前，就有先民落业在这片由
大德山和青山夹峙而出的山间平畈，当地
土著把这片绵延几十里的山水统称为“洪
下园”。的确，从瓜坑、大屋冯、大塘下这些
村名便可感知出它们的古老和沧桑。

正是梅雨来临季节，乌石河涨满了，流
水“哗哗”响彻山谷，河面上的桥就平添了
几分生动。河滩上的青草被雨水浸润得绿
油油的，牛儿摇着尾巴，颇有几分“得道”的
超逸。新插的秧苗也绿得可爱，接应着山
的苍翠，把人的眼球都染成了绿色。洪下
园南面被称为“瓜山”的峰峦，最是巍峨雄
壮。此时山腰升起了一缕薄薄的云雾，渐
起渐浓，初像腰带，后似奔马，再后来就蓦
地蒸腾起来，弥漫了整个山顶，只露出个山
尖尖。心里不禁叹谓，好座仙山哩！

常言道“山不在高，有仙则名”。然而，
海拔约七百米的瓜山名垂一方，却是由凡
夫俗子六百余年的风雨历程书就的。据说

明代陈友谅兵败后，逃离战火的家兵便易
姓为徐，在瓜山顶隐居起来，后又有些穷途
末路者到此，与徐姓相携共存。至今，这里
已有徐、杨、邓、周四个屋场两千多居民，烟
火散布数里方圆。山上的生计要比平畈艰
难得多，看似肥得流油的土壤总是深藏在
坚硬的山石间，要想种瓜点豆首先得垒石
围田。好在山里的汉子有使不完的力气，
而山里的女人呢，又格外地经得起折腾。
他们一起垦荒，一起耕耘，一起播种，一起
收获……周而复始的劳作中，将清贫的日
子打理得有滋有味。早年自来水未接通
时，山民乐于走几里路去汲水，一年到头却
难得下回山。近几年虽然已有不少人家迁
往山下定居，但许多故园难离的山民仍愿与
青峰为伍。也许，神奇的瓜山云雾早将这些
凡胎肉身陶冶成遁世的“神仙”了。

瓜山脚下最大的氏族则是何姓。每座
何姓村庄的祠堂门额上都大书“九井流芳”
四字。究其缘由，年迈者颇感自豪，原来他
们是汉将韩信的后代。当年韩氏落难，其
子逃至洪下园隐名埋姓，单传十数代，方生
九子，故有“九井”之说（一家之说）。

姓氏的真真假假究竟隐藏着怎样的历
史密码，可能永远难以破解。不过，洪下园
确实是个尚武之地，这在方圆百里是家喻户

晓的。日落收工，吃完晚饭，洪下园各村的
祖堂内便摆开了架势，村里的少年都齐集厅
堂内，由师傅领着蹲马桩，练劈腿……更不
用说老一辈的人了，擒拿格斗都有几手，以
至外人提起洪下园总是敬畏三分。清嘉庆
年间，迪畲村新屋何家，就出了一位文武双
举人何杰（1789-1836 年）。他武艺高强，所
练大刀就重 120 斤，比关公刀还要沉呢！乡
人几乎敬若神灵。如果沿着乌石河走走，路
上遇见的老人没准会向你道来：那一年的某
月某日，河水清浅，卵石可见。只见一位秃
顶少女立于水中，念念有词：“虾公虾婆，一
起 入 箩 ……”果 然，鱼 虾 纷 纷 应 声 跃 入 渔
篓。正骑马过河的何将军见是神人，乞求为
妻。秃女遂发长面润，随何将军而去。传说
虽是无凭，却反映出当地对女性的尊崇。也
难怪，男人的命运从来绕不开女人的。历经
整整两百年沧桑的何杰故居敦彝堂至今尚
存，当年何氏习武用的三个重达数百斤的青
石质子，仍抢眼地摆放在八字形的大门口，
无声述说着这方土地上传奇的民风。

岁月总是这般充满着迷踪。山上山下
的徐何二姓自认是陈友谅和韩信的后代，
可这里岳家拳、杨家拳却最为风行。真不
知岳家和杨家的看家本领是如何传入瑞昌
腹地的山乡，难道也是因此地潜藏着岳飞、

杨继业的后代么？眼前层峦叠嶂的山峰不
由让人仰望生敬。实难想像，当年的落难
者是怎样逃出围追堵截，又是怎样潜入这
深山峡谷修身度世的。该不是山穷水尽之
处的云收云起，将他们的是非成败化解为
雨水渗入大地，才开枝散叶般繁衍出这成
群的子孙吧。自古成者为王败者寇，恩怨
情仇只是暂时的，生命延续才是久远的。
今天洪下园人的尚武精神在文明的熏陶下
去芜存精，早已褪去了蛮荒之气，正在续写
着全新的传奇故事，谁能说这不是生命的
精彩体现呢！

行走在瓜山的盘山道上，于沉沉的雾霭
中感受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的况味。因
了这旷世孤独，才悠然可见一路听来的小故
事乃在云雾中演绎：乌龟岩，神医采得千年
芝；梅花庵，猎人迷恋鳝鱼精；深山洞，老道
羽化成仙去……虚幻中，不由想起贾平凹笔
下的红狐情结。是啊，人生俯仰之间，闪耀
着多少男女真性情的光辉。真性情不仅是
境界，实乃是一种涌动的原始张力。从这个
意义上说，支撑人类千万载生命的不是基于
历史使命，而是源于生命本身的喜悦。因而
每一个恬静的夜里，伴随着乌石河的轻吟或
咆哮，洪下园的男人和女人都做着相同的
梦。梦里，禾稻悄长，蛙声一片。

烟水亭见习编辑 刘丽明
E-mail：jjrbzbb@126.com 电话：85063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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莫惜春衣坐绿苔

■红 弧

瓜
山
行
思

■何小琼

菜花深处是吾乡
■江初昕 老家的房子

世故人生

■吴素平

人生感悟

万花筒

对于春，我有一种莫名的喜欢。也许是经过长
长冬天的凛冽，压抑得到了解脱。终于迎来了春那
温润的轻盈，也许是那春风将会携带着花红柳绿的
盛宴而来，那么轰轰烈烈，不管不顾像初恋情人。

这时候，天晴也好，下雨也罢，如何能抵挡得住
一颗为春而喜悦膨湃的心。闺蜜在朋友圈里发了
几张图，在她家小院里，蒙蒙的春雨中，台阶上，围
栅边，花圃中，到处春意绵绵。嫩绿的冒尖的草，抽
着暗红枝芽的花儿，有的已经迫不及待地，绽放出
了粉色的花，这一切笼罩在细雨中，有着一种静谧
的美。惹得我眼中发光，急急地问：“你要干嘛？”任
谁能抵挡这春的诱惑啊！

我能感觉到闺蜜窃窃地笑，她答：“莫惜春衣坐
绿苔，欢迎来寒舍一聚。”话音一落，群里一片欢呼，
姐妹们叽叽喳喳像鸟儿一样争着定下时间，日子。
我看着那几张春意图，感觉到春的气息弥漫而来。
真好！

元代虞集的这一句：“莫惜春衣坐绿苔”，用在
此时是最适合不过的，不浓烈，不俗艳，那么清新灵
动。再看这首《南乡一剪梅·招熊少府》全诗，更是
别有风韵，他写道：“ 南阜小亭台，薄有山花取次
开。寄语多情熊少府；晴也须来，雨也须来。随意
且衔杯，莫惜春衣坐绿苔。若待明朝风雨过，人在
天涯，春在天涯。”

眼前有一幅春的画卷缓缓展开来：家中的南面
有一座小亭台，在那儿已经有少许的花在点缀开
放。如此明媚的春光，特地邀请你，我的好友熊少
府来到家中，到时，天晴要来，下雨也要来。来了之
后，一起随意推杯换盏，当然也不要去顾及那些春
泥 和 绿 苔，会 弄 脏 身 上 新 衣，尽 情 欢 快 地 欣 赏 春
色。只要相聚就是最好的时候，因为如果待到天晴
时，可能各奔东西，难相聚。到时你我各自天涯，春
光也匆匆过了。

无数次细细品味字字生香的含意，感受着作者
与友人的浓浓情意，这是人与人之间的情意，也是
春的情意。在春意盎然之时，还有什么能比得上和
友人把酒言欢更让人心旷神怡呢？千万莫要等到

“人在天涯，春在天涯”之时，再心生悔意。仿佛我
的眼前，呈现出作者和友人游走在绿苔间，丝毫不
顾惜身上的新衣，笑声盈盈，欢快不断……

喜欢这样的情形，春是充满希望和美好的季
节，在四季中最得人欢喜，珍惜它，欣赏它，把握它
才可以去拥有那属于春的妩媚和芬芳。让友情和
春意绵延不息。

我正遐想着，闺蜜对我说：“你到时早点到啊，
有你爱喝的红酒。”心中一暖，我发了个笑脸，告诉
她，一定到。窗外，雨还在细说着春的柔情，不冷，
心中是暖的。

当微熏的春风吹拂大地时，轻手蹑脚的春雨紧
随其后。田野河畔的草木仿佛得到了小道消息似
的，吐露新芽。山野路旁一些不起眼的花草，开出
了星星点点的小花，粉的、黄的、紫的、红的……晃
得眼睛都缭乱了。而冬天里几乎被严霜白雪压得
喘不过气的油菜，更是耐不住性子，呼啦啦直往上
窜，想摁也摁不住，仿佛是在一夜之间拔地而起，高
高擎起所有的花蕾，举头期盼着缓缓走来的司春使
者。

有的油菜花早早把花开了，东一朵西一朵，稀
稀拉拉的，如鹤立鸡群一般冷冷清清的伫立于油菜
花 田 。 瞧 瞧 身 边 的 伙 伴，都 在 含 苞 待 放，蓄 势 待
发。早开的那些油菜花因为自己的莽撞行为，只能
孤立于花田中。要是连晴几天，气温回暖，油菜花
就像得到什么召唤似的，一夜之间，花顶上的花蕾
都咧开嘴笑了。黄色的小花先是一小朵一小朵地
打开，颇有少女般的矜持和娇羞。接着，逐个的往
下绽放，花穗越来越大，缀满了枝头，沉甸甸的摇曳
着。一朵连成一株，一株连成一丘，一丘连成一片，
放眼望去，铺天盖地的金黄，仿佛是从天上倾泻而
下似的，轰轰烈烈地灿烂着，热情而又奔放。

这个时节对于我们来说是快乐的。清晨，背着
书包上学，走在田埂上，脚下青青嫩嫩的绿草探头
探脑钻出土壤，轻轻的吻着你的脚跟。草丛上的露
珠像明亮的珍珠一般，晶莹剔透，熠熠生辉。我们
隔着满是油菜花的田垄说着话，银铃般的笑声播撒
在田野中。走尽田畴，来到河边，走过木板桥，桥下
的溪水潺潺流动，宛如一支悦耳的和鸣曲。踏上石
板路，朝乡村学校跑去。中午放学回家，暖暖的太
阳热烘烘的，空气中散发着浓郁的芳香，甜丝丝的
往鼻腔里钻。同伴索性把书包和衣服往田埂上一
丢，大家玩起了捉迷藏来。定好游戏规则，就一头
扎进齐身高的油菜花丛中。一不小心，和忙着采蜜
的蜂儿蝶儿撞了一个满怀，“嗡嗡嘤嘤”的一片飞
起，又“嗡嗡嘤嘤”的一阵落下。同伴在油菜花丛中
四处变换藏身之处，就像土拨鼠一般。所到之处，
掠过动荡的花海，不停的起伏着。玩够了，大伙累
得气喘吁吁，头发、衣服、脸蛋上满身粘连着花粉，
加上一道道汗水的痕迹，像个大花猫一样，叫人忍
不住想笑。满身花粉，招惹了蜜蜂，众多蜜蜂簇拥
着往我们头上钻，吓得手舞足蹈四处逃窜。花海
中，撒下一串欢快的笑声。

金黄的菜花染遍了整座山坡，一圈挨着一圈，
层层叠叠，百转千回。蜿蜒崎岖的山路，若隐若现
地出现在油菜花丛中，有陡峭的石阶，也有平缓山
路，行走于其间，置身于油菜花花海中。站在山顶
之上极目眺望，远方的景色一览无余。起伏的山峦
苍翠如黛，山下清澈的小溪从村庄外围缓缓流过，
泛着清波，闪耀着明亮的光影。村庄前面平整的油
菜花花海，如轻纱，似绸缎，柔和而轻盈。花丛中，
牛儿低头吃草，孩童追逐打闹，农人田间劳作，一派
动人心弦的风景。

暮色中，蜂儿蝶儿也回巢了，热闹的油菜花似
乎也平静了下来，伴随着柔和的晚风轻轻摇摆着。
花枝拂动我们的衣袂，挥手作别。田埂上，乡亲们
牵牛荷锄而归，大家隔着田垄，相互告别。远处，袅
袅炊烟从村庄中升腾而起，黄花映衬下的房舍多了
几许贴己的温馨。

一湖碧水漾微澜，
一路红桃竞艳妍。
一曲琴箫如梦里，
一时回首水云间。

云淡天高风亦熏，
桃花和露浥清芬。
春衫饱染桃花气，
无酒伸怀也醉人。

万丈豪情意兴冲，
襟怀磊落对东风。
桃花似解英雄气，
展尽妖娆分外红。

桃花岛下水连天，
万朵红桃映水鲜。
幽径回环留客醉。
水花影里乐流连。

与军友春游桃花岛
谢飞鹏

张成林 摄

张
成
林

摄


